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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北大教授的2024：回国任教是头等大事。文｜《中国科学报》记者孙滔 回国任教是董若冰20
24年的头等大事。这一年里，他的身份从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物理与天文学系副教授，转变为北
京大学天文学系和科维理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所教授。

严格来说，截至1月份，他回国任职也才4个多月。《中国科学报》记者第一次跟董若冰联系的时
间是2024年9月初，彼时他还要回加拿大处理一些搬家的尾巴——他在回国前把一些家当放在了
当地的一个仓储。 自2008年从北大物理学院毕业后，他就一直在国外辗转。2013年拿到美国普林
斯顿大学博士学位后，先后在位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和亚利桑那大
学从事博士后工作，然后就在维多利亚大学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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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若冰 回国后，他的习惯变化不大。需要改变的，一是因为加拿大三相插头和中国的不一样，
需要添置插座转换器；二是之前经常自己做饭，如今他每天去吃食堂。 岁末年初，他躺在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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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来想去，总觉得有点虚度。这一年做了太多乱七八糟的事情，不是开会就是在写申请；不是答
辩就是在办入职。不管怎样，他还是在这一年里窥到了国内科教界的面貌。 1 离职与入职 在维
多利亚大学，董若冰的离职手续很简单，就一封辞职信，那人签个字就行了。那个人指的是系主
任。 因为自己是从北大毕业的，加上之前多次回母校交流，北大对他的工作自然了解很多。这
种情况下，回母校任教显得水到渠成。 董若冰研究的方向是系外行星如何诞生，属于行星科学
领域。本来就小众的天文学的分支，再往下细分，还有太阳系内行星和系外行星。董若冰关注的
是后者。之所以小众，很大原因是除了发表论文，天文学的研究不容易直接进行成果转化，因而
无法吸引资本层面的投资。 董若冰在研究上采取了观测-模拟-AI解读三管齐下的策略：利用詹姆
斯�韦布空间望远镜（JWST）等最先进设备观测星周盘，捕捉行星形成的蛛丝马迹；同时，借
助超级计算机模拟星周盘物理过程，并计划引入人工智能技术以加速数据解读和建模分析。 带
学生这事儿，在国内和国外没什么区别。他还有两个加拿大学生，其中一个快毕业了，另一个还
需要两三年，我留了一笔钱继续‘养’着他们，毕竟要付学生工资。董若冰平时跟他们远程沟通
，再定期到加拿大跟他们交流，把他们带到毕业，也就善始善终了。 还有一个学生来自中国。
当时董若冰给了这个学生三个选项：选项一是留在加拿大继续学习，可以获得远程的指导和讨论
；选项二是转到北大继续读博；选项三就是拿着导师的推荐信去找其他教授再读博。 这个学生
选择了第二条路。因为北大没有转学制度，他在加拿大拿了硕士学位后，来到北大跟着董若冰继
续读博。 按照一些大学排行榜的排名来看，维多利亚大学远远比不上北大，貌似这个学生赚到
了。但董若冰不这么认为。在加拿大没有国内这么卷，学生也没有北大学生那么要强，谈到人生
机遇，我们很难创造一个平行宇宙，去比较处于另外一种情况会怎么样。 在北大，他再次回到
了白手起家的状态。目前他有两个学生，除了那位跟着回国的学生，还招了一个新生。好在他们
天文学家没有实验室的拖累，带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就能完成课题组的迁移。

不过，留在加拿大的一个学生还是有觉得不方便的地方。因为时差的关系，每当她有了研究想法
，都不能及时与导师沟通。

2

圈子 回国后，董若冰需要在国内的学术同行面前刷个脸。 抱着这个略带功利的目的，回国3个月
里，他参加了6个会议。那段时间他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开会路上。仅南京他就去了3次，因为恰
巧有3个学术会议都在南京。 他很快发现，国内研究系外行星的同行太少了，不过寥寥数十人。
这从自然科学基金委申报项目的数量就能估算出来。 尽管北大对他没有论文考核要求，但董若
冰还是有研究压力。毕竟他刚回来，需要证明自己，平时同事也会问他有什么突破性工作的计划
。在某个基金申请动员会上，有学校领导提醒在座的教职工，不要总想着去发几篇小paper，而
是要想着怎么做出突破性研究，怎么做出重磅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9月4日，董若冰团队
发表了一篇《自然》论文，这也是他们课题组发表的第一篇《自然》论文。这篇论文对于行星形
成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推进。 对于这个问题，科学界一直以来有两个理论猜测。理论甲是经典理
论，认为行星是从最初非常小的种子逐渐成长而来；理论乙则认为，如果星周盘具有引力不稳定
性，巨型原行星就可以直接由引力不稳定性引发的巨大螺旋臂崩塌碎片形成。后者的前提是，星
周盘的质量不能太小，个头至少要达到中心恒星的十分之一。 直接观测行星形成的难度极大。
董若冰打了个比方，科学家只能看到无数个摇篮，但没办法识别其中的新生儿。 这就需要采取
其它手段。就像通过看到飞机在天上拖曳的尾迹云来判断飞机存在，如果一个有质量的物体通过
引力改变了周围物体的运动，就可以推测其存在。 基于此，董若冰和合作伙伴使用位于智利的
由射电望远镜构成的天文干涉仪ALMA，在一颗位于御夫座的变星御夫座AB观测到了对理论乙有
利的实质证据。 他们发现，观测到的动力学信号与模拟和解析模型的预测高度接近，并且星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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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的质量可能高达恒星质量的三分之一。 

董若冰在美国死亡谷 3 一股清流 就在最近，天文学系二年级以上的博士生进行了一场年度考核
，大概有50多个博士生参加。教师们也很积极地给每个人打分。这些博士生每人都需要作一个7
分钟的报告，然后有8分钟的答辩时间。这个考核持续了两天。
这跟在加拿大不一样，维多利亚大学只是要求导师 委员会（由导师以及另外两个导师组成）每6
个月到12个月跟研究生进行集体面谈，并无打分这么严格。 令董若冰印象最深的，是北大博士
生的英文报告能力都不错。他也注意到，有一部分博士生的工作不是很顺利。 答辩完以后，董
若冰收到了一封群发邮件，其中有一份目前正在读第六年的博士生名单。大意是叮嘱导师们予以
重视，希望确保这些延毕的博士生能够按时毕业。 董若冰之前的学生都按时毕业了。最近，他
留在加拿大的一个博士生也收到了博士后的offer。也就是说，这个学生的毕业也几乎板上钉钉了
。 董若冰还是看到了北大学生中存在的迷茫。 天文学系的一年级研究生是不确定导师的，这些
学生会去找各个教授聊天。当有人来找董若冰，并信誓旦旦称自己以后会做教授、走学术路线时
，董若冰就会问对方：你知道现在在北京做教授一年拿多少钱吗？他认为，如果要严肃思考这个
职业发展道路，这些信息挺重要的。 他发现，这些学生对薪水高低毫无概念。
一些学生关心的，大都是微观层面的问题，比如你是干啥的你们课题组都折腾些啥。 北大元培
学院本科生宋禹辰告诉董若冰，他选择了物理专业，但还是每天要花很多时间问自己将来做什么
。目前虽然自己学了量子力学，但是扭头发现身边的同学已经把四大力学攻下来了，而自己并没
有坚定信念要做理论物理学家，不免心生焦虑。 董若冰丝毫没有犹豫，给出了一句一针见血的
评论：起跑快，对跑完马拉松几乎是没有实际影响的。你们还早。 就在2024年9月初，董若冰给
物理学院的新生做了一个发言，差不多就是在回答宋禹辰这个疑问。 他回顾了自己的物理学生
涯，提出：按照惯性、依据绩点排队上车往前走不应该是人生目的，人生应该有更多可能性。因
为总有一天，所有的车都将到站，你总归要一个人看清方向，独自上路。（这个故事详见《一位
名校教授的人生自省：别让排队上车成为你的目标》，文中的主人公安山即董若冰） 二年级的
宋禹辰当时读到董若冰这个发言，顿觉醍醐灌顶。董老师这个讲话在物理学院是一股清流，他立
即转发到了朋友圈。 董若冰给宋禹辰讲了自己大一的一个故事。某次高数考试不理想，他去老
师办公室查分，结果没查到。老师看到他很失落，就告诉他：在北大，分数考高一点低一点真的
不重要。 那时的董若冰还不能理解这句话，他的同学也不能理解，一个好朋友甚至会因为考了8
9分而痛哭。 4 2025 其实这些年的研究工作中，董若冰最愿意拿出来讲的是人工智能相关的工作
。他想把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用到天文学系领域中。因为大部分同行更注重拿到更新的数据，而
不是用最新的技术，多数人还在用着几年前的人工智能技术。 这也是董若冰如此重视人工智能
的原因，只有利用最新的工具，才能加速对观测数据的解读。他和自己最近招收的一个学生正在
向这个方向努力。 2025年，他还要把很多精力投入到一个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创新项目申请中。
那是一个团队项目的申请，申报书至少要写数十页。 当被问及长远规划时，董若冰苦笑了一下
。眼下有太多干不完的事情，每天就像救火，他根本无暇静心细想。 除了要撰写那个创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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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书，他还在筹备一个培训班。北大要邀请国外某位天文台负责人来讲解如何申请他们的望远
镜时间，这无疑是天文学家最为看重的。那是一个为期3天的培训，董若冰负责组织这些活动。 
有一类活动是董若冰愿意花时间做的——他所在的研究所会邀请一些校友来给学生讲未来的职业
规划，包括学术圈和非学术圈。他邀请过自己本科同宿舍的下铺，如今从事金融业务。那次活动
同时还邀请了从事量化交易的传奇校友舒琦，董若冰对舒琦的印象是挺朴实。（舒琦的故事详见
《90后北大博士：毕业前已财富自由，给母校捐款超1000万》） 他想看看别人是如何拒绝排队上
车的，也希望这些过来人的经验可以给正在北大读书的同学一些启示。 董若冰的社交圈子很简
单。在加拿大的时候，虽然在维多利亚大学待了6年，但临走之际，有近一半的同事只是面熟，
不一定能叫出名字。 他在北京有十来个本科同学，但一直都没有聚会过。本科下铺的好朋友一
直在鼓动聚会，却一直凑不够人。 什么是他最关心的问题？董若冰的答案和去年告诉《中国科
学报》记者的如出一辙——当然还是好奇心。他好奇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
*文中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作者：孙滔 来源：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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